溪港抗租记
平望镇志办公室
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，太湖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，东、西太湖水直泻江漕。壬闰水未退，横江水接踵而来，淹没了平望镇溪港地区的大片农田，流进了村庄和住房。农民眼睁睁看着丰收在望的稻谷被洪水吞没，急得直跺脚，心口直淌血。一片凄风苦雨，县衙贴出了免征公粮的布告，但狠心的田主却要照收租米。

农历12月20日，同里大田主庞醉经的帐房杨桐生和吴江大田主沈少甫，雇了两只帐船，耀武扬威开进了溪港。杨桐生此来要催收溪港八尊天地的1000多亩田的租米，代收其他田主的租米。八尊天地是根据8个刘王菩萨建造的8座刘王庙所在地，范围包括溪港、厍湾、上横、水都、新角、横泾头、陈家湾、庙浜八个村庄。杨桐生历来是包收租米的，对农民耍尽了诡计，八尊天地农民对他恨之入骨。

杨桐生到溪港后，住在大田主李恩常家当房第三进的走马堂楼上。第二天，他就在当房第一进楼下摆起了帐台和粮柜，同时派“差追”捉来周顺龙、周发财，关进私设的班房。周顺龙、周发财在当地农民中极有声望。杨对二人施酷刑，用绳子拴住二人的大姆指，腾空吊起来打，并扬言谁抗租就同样对待。直到22日，杨桐生才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周顺龙、周发财放还。杨桐生原以为这样敲山镇虎，能镇住所有佃户。他根本没想到，这种倒行逆施等于火上浇油，反而加深了农民对他的仇恨。看到气息奄奄的二周，农民个个落泪，暗暗下决心要惩治这个恶棍。

23日夜晚，周围一片漆黑，八尊天地的各方代表聚集在广平庵（第五尊刘王庙）议事。经过热烈讨论，制订了惩处杨桐生的计划。最后，其中一方的代表储永高提议，各方代表在决议书上围着园圈签名。这样，万一出事，县衙找不到起事的头。储永高说，他们总不可能把所有签名的全抓起来。一切安排定当。各方代表连夜赶回去，把起事计划传达到各家各户，要求大家作好准备。

24日清晨，北风凛冽，河水湍急，八尊天地的农民扛着铁鎝铧锹，从四面八方拥进溪港镇。这支500多人的队伍，封锁了溪港的大小通道，团团围住了李家当房，等待惩处杨桐生时刻的到来。溪港镇的空气，一下子仿佛凝固了。

8点钟光景，“杨桐生在哪里？”“活捉杨桐生！”“打死杨桐生！”宏亮的口号声从溪港镇的各个角落响起，划破了沉寂而又紧张的空气，直钻进杨桐生的耳朵。平时在老百姓面前横行霸道的杨桐生，听到嘈杂的喊声，吓得东躲西躲，在哪个角落都觉得不安生，连连换地方都安不下心来。事前，沈少甫闻风逃入亲属屋里，第二天被人卷在草帘中送出溪港。这是后话。

起事的农民呼着口号，举着铁鎝铧锹拥进了李家当房，一进又一进，楼上楼下都搜到了，就是不见杨桐生的影子。他们砸碎了屋里的家俱，又到河边把杨桐生、沈少甫的两只帐船拔上岸，抬到镇南白场上点火焚烧。望着烧船的滚滚浓烟，农民代表陈四福和史邦昌思量了又思量，肯定杨桐生没有逃出溪港镇，甚至还躲在走马堂楼里。他们重新聚集了十几个人，第二次冲进走马堂楼。这次，他们改变了办法，搜好一进就留几个人把守每一个通道；搜的时候几个集中起来一起搜，发现一个可疑地方就齐声高喊，“杨桐生，你跑不了，快出来！”楼上楼下纷乱的脚步声，此起彼伏的呼喊声，吓得躲在第三进楼上帐子后面的杨桐生魂不附体，浑身直打颤。帐子的抖动暴露了杨桐生的藏身处。愤怒的农民象老鹰抓小鸡那样，把杨桐生从帐子后面拖出来，一直往楼下拖去。杨桐生双手紧紧抓住楼梯扶手，还想作垂死挣扎，但一双手，怎能抵得住几十双被复仇的怒火锤炼得格外强劲的手，他终于被拖出当房拋入港中。杨桐生穿的是丝棉衣，在河港中时沉时浮，双手在水面上乱扑腾，一口又一口冰冷浑浊的河水灌入他那平日对穷人狂吠的嘴里。港两岸站满了看热闹的人，看着他那副行将灭亡的狼狈相，嘴里不停地高喊，“打死他”，“打死杨桐生！”河水载着口号声，带着农民的仇恨，把杨桐生卷到南木桥边。站在桥堍上的吴顺昌，看到杨桐生的嘴还在张，眼还在眨，立刻就地提起尿坛跑上桥顶，对准他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。“噗”的一声，尿坛碎了，污黑的血遮住了杨桐生的头，顺着湍急的河水飘向唐家湖。河水带走了杨桐生，带走了八尊天地一带农民的怨和恨。

事件发生后，县衙派来了枪船，指名要捉那几个带头抗租的人。可是穷人心连人，枪船还没到溪港，捉人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八尊天地，那几个带头抗租的悄悄地离开了家乡。捉不到人，枪船开回去了。后来，县衙虽然也出了告示悬赏，但时间一长就不了了之。

